
返回 >> 英雲夢傳 >> 上一篇      下一篇     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

第十五回第十五回     錦衣歸頑樞劣棟　脫凡居雪鳳花鸞錦衣歸頑樞劣棟　脫凡居雪鳳花鸞

　　古風云：

　　天設幻景總成空，四海清而繼文風。

　　鍾秀山川仙才出，湖水甸而有神童。

　　層巒競秀平江路，羨說姑蘇高穹窿。

　　翠帶色分嵐氣瑞，剎觀屢次建瓊宮。

　　震澤三萬六千頃，內插七十有二峰。

　　縹緲靈源林屋洞，莫厘相對何郁蔥。

　　玉石玲瓏光瀲灩，碧波深處藏蛟龍。

　　梅花橙桔黃金果，梨桂芳香伴虯松。

　　虎丘蹤跡古來勝，燦爛樓臺朝暮鐘。

　　畫船士女遊春興，舉止飄揚羅綺叢。

　　歌管酒旗楊柳下，醉顏相映杏梢紅。

　　笙歌合奏啼鶯巧，茜裙綠樹夾時融。

　　地貴壑岩引瑞鳳，名流從此發其蹤。

　　錦繡文章誰可比，互傳屢受帝王封。

　　簪纓家世詩書客，神清骨秀孰與同。

　　雙美降落廣寒殿，相配英才正夙風。

　　嬌媚慣能臨翰墨，紗窗盛事樂無窮。

　　英夢所產麒麟子，兩輩寧兒接代雄。

　　故國乾坤訪境外，影飛紫閣霞衣龍。

　　歷遍凡塵福祿壽，笑攜素娥入雲中。

　　話說王雲自江都掛帆，不幾日就至姑蘇。老家人王三即到碼頭上迎接，王雲安慰了一番，命家丁同去打掃堂宇。王三道：“老奴知
主人回來，俱已打掃齊備了。”遂搬運物件，各各乘轎進了府第，就有合城官員俱來參賀，王雲一概辭回。次早，王雲合眷至祠堂參拜
祖先，回府就接著許多官員、紳士、四鄰俱來賀喜，絡繹不絕的忙了兩日，王雲又拜了幾日客，纔擇日備祭禮同夢雲、英娘、兩個兒

子到祖塋並父母塚上祭祀。王雲在父母墳前哭拜，痛之欲絕，祇因自身榮顯，不見父母安享，故此大慟。夢雲和英娘亦各下淚，祭罷

回府。次日，楊凌夫婦辭欲回家，王雲道：“岳父母為何就要回府？”楊凌道：“老夫及今年邁，又無子女可託，又無宗族可投，全賴賢
契看顧，一則念撫養英娘，二則看師生之誼。老夫此去，欲將薄產歸著，還來倚傍賢契，未識賢契意下如何？”王雲道：“岳父之言正
合鄙懷。英娘蒙大人撫養，就是親生。岳父竟可去將事務料理清楚，須速來舍下。”遂喚家人收拾行裝，打發楊凌老夫婦回宜興去訖。
　　王雲在府中也是終朝碌碌，幸有吳斌分理。王雲見王三夫婦年老，付與田數畝，令他自住。有玉奴丫鬟年紀大了，夢雲和英娘見

其長成，就將他配了錦芳，也擇了個吉日。是日，錦芳同玉奴成親，一般也是千情百愛，二人之歡暢不題。

　　卻說慧空在護雲庵中，自從師父悟真故世，自己當家。向年曾聞王雲奉旨討賊，進京復命後自然還鄉，不期一去七八年不歸，連

夢雲小姐也無消息。近日徒弟在城回庵，說道王雲回來，慧空方知，到次日即來訪賀，煩門人進來通報。王雲道：“我倒忘了，尚未去
謝他，承他留寄夫人，甚為失禮。”忙忙走至外邊，降階迎接進廳，敘禮坐下。王雲道：“小弟一別師兄，經數載光陰，真為速耶！近
睹尊顏，更覺豐彩。向承留寄賤荊，尚未報答，弟雖在京，時常感念大德，皆由關山迢遠，不能遂願。近日到舍，俗事偏多，未曾進

謁，緩日造庵致謝，不期今日反蒙師兄玉趾先降。”慧空道：“豈敢。今賢弟位居極品，衣錦還鄉，甚是可賀，但小尼與賢弟貴賤不
一。似昔年征寇，貴步不到小庵，連消息也不傳一個。依此看來，君好薄情也。”王雲忙陪笑道：“師兄罪小弟該當，聽剖原情便知。
雖然昔年在浙一言，不料師兄果來此地；二則有王命在身，安敢胡行。”慧空道：“這也不必題起。小姐在哪廂？”王雲道：“在後
堂。”慧空遂同王雲到後堂來候夢雲。夢雲聞知，出來相迎，敘禮坐定，一邊叫看茶。夢雲謝慧空道：“兩承師父厚德，尚未到寶庵叩
謝，抱罪之甚。”慧空道：“不敢。小姐昔年北上，久無消息，小尼好不憂心。今日榮歸，可喜可賀。”吳老夫人同英娘亦出來相見，慧
空道：“原來吳老夫人也在這裏，你老人家更覺康健了。”吳夫人道：“慧師撇卻我處，遷來此地，一向自然得意的。予小女蒙師父留
救，謝之不盡。”慧空道：“好說。”遂向英娘道：“這位夫人好似當年楊老夫人的小姐，同小姐北上的，不識可是麼？”夢雲道：“然
也。”慧空道：“我說極像得。為何也在這裏？”英娘不覺好笑起來。夢雲道：“慧師你猜一猜。”看楊小姐亦在此，慧空觀其動靜，已揣
明其意，以目視王雲，王雲笑道：“師兄相我何故？”慧空道：“楊小姐必為賢弟之亞夫人矣。”王雲道：“師兄何以見得？”慧空道：“我
有先見之明。”夢雲道：“慧師哪算得先見之明，已經被他瞞過。”慧空道：“請教小姐，瞞我何來？”夢雲遂將英娘始末細細的述了一
遍。慧空聞言，拍掌笑向王雲道：“賢弟，你好人耶，當年祇說江中被劫，並不題起此情。”王雲道：“此乃著己之事，豈可輕向人言。
倘或不成，豈不被人恥笑？”慧空道：“天下奇巧之事也多。好像小姐寓小庵的時節，偏是楊小姐又到庵燒香，楊夫人又肯帶小姐上
京，豈非都是奇遇？這等無巧不巧，可作日後佳話。”說著大家都好笑起來。慧空看見桂兒、雙桂，問道：“這兩位官
官，就是小姐生的公子麼？”夢雲道：“這個桂兒是我生的，那個雙桂是楊小姐生的。”慧空道：“為何兄弟二人一般模樣？又是一般長
大？”夢雲道：“他二人總是中秋日生的。”慧空道：“這也奇了，偏偏又是同日，又是一樣的齊整，怪不得父母俱是當世的人物，豈有不
生俊秀兒郎。”夢雲笑道：“慧師又來取笑了。”眾人又說了一會閑話，用過午飯，慧空遂辭回庵。
　　卻說王雲要訪一個名師教訓二子，巧巧城中就有一個老貢生，姓胡名賢，纔名亦聞於郡內，王雲就與吳斌商議定了，就著人去

說。這事也該湊巧，一說這胡賢便允了，來回復了王雲，王雲就備了關書，聘禮，擇吉請至府中。書房是三日前已收拾清潔，是日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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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生來，王雲同吳斌迎到廳上，敘禮坐下，茶畢，王雲喚錦芳去請二位公子出來，錦芳進去候著，夢雲、英娘將兩個兒子打扮得齊齊

整整，同錦芳來到前廳，拜過先生。胡賢見二子生得俊秀，稱羨不已，當日坐席不題。到次日，桂兒、雙桂早到書房，拜過聖賢，胡

賢與桂兒起諱名樞，雙桂名棟，朝夕訓蒙，王樞、王棟二人本來聰慧，竟不用先生費力，胡賢心中亦自歡喜不題。

　　卻說王雲連日無事，夢雲向說道：“相公，昔日慧空之恩，為何不去酬謝？”王雲道：“下官久有此意，且到明早罷。”到了次日，王
雲令家人叫了一隻小船，挑白米十石，錦帛十端，古玩十種，白金二百兩，王雲登舟，搖至護雲庵上岸，王雲進庵，慧空就迎接進

院，敘禮坐下，王雲道：“小弟今日之來，一則相候師兄，二來相酬厚德。”慧空道：“賢弟何出此言？”少頃，祇見挑進白米、錦帛、白
金、玩器，慧空道：“賢弟這是何意？”王雲道：“此微薄之物，望師兄笑納。以作常住之資。”慧空道：“既承賢弟見賜，小尼謹領白
米，所有錦帛、古玩、白金，賢弟請收回，我出家人要他無用。”王雲道：“師兄卻者，莫非嫌輕褻麼？”慧空又推之再三，實意不肯
收，王雲奈何得沒去處想法，祇得叫家人收回，女童捧過茶來，王雲道：“寶庵比在武林時更加清靜，此番之雅，堪羨仙源別境。”慧
空道：“不過避得一點塵繁，有甚麼好處。”王雲同慧空各處瞻望了一番，見其裝點無不精致。二人步來，已到慧空的臥房，祇見四壁
無塵，架堆書史，案積經文，又見一部牙籤錦囊，不知是何書。王雲取過，打開一看，乃是名人詩籍，觀之良久，見後頁夾著一副花

箋，抽出來看時，卻是一首小詞，詠德盛之感懷，上面寫著，道：

　　金菊芙蓉玉露秋，梅帳飛香，惹起閑愁。紗窗明月上簾鉤，力弱海棠，不勝清幽。蛩聲連長雁惹愁。一種想思，寄付東流。此情

夢裏暗追求，纔上銀鉤，懶下銀鉤。

　　　　　調寄《一剪梅》

　　王雲尚未看完，慧空劈手來奪，王雲早已藏過，笑道：“尊兄好美麗佳詞，祇因寫盡寂寥，心應有亂。但是身歷空門，還該隱密
些。”慧空不覺面襯桃花，笑說道：“此詞係代閨人所作，非愚之本體。”王雲道：“梅花紙帳，非閨中之有，師兄何必遮掩。”慧空
道：“情之一字，詞賦中豈可不點，但是無而為有，以物寄興處，至於人豈無性理自成耶？賢弟何必以此見笑？”遂搶其詞，焚之於
爐，王雲遂也辭別起身，慧空道：“賢弟為何就要回府？若不嫌棄，在小庵用了疏飯去。”王雲道：“舍下還有些小事，來期正有，改日
再當取擾罷。”慧空道：“賢弟若果有事，也不敢強留，乞煩致謝二位夫人。”慧空遂送出庵門。
　　王雲登舟回府中，見吳老夫人同夢雲、英娘在堂中敘談，見了王雲進來，俱各起身。王雲道：“慧空不受白金、器皿、錦帛，單收
了米擔，叫多多到家致謝二位夫人。”英娘笑說道：“這尼僧也會撇清，出家人見財如命，他今不受，莫非假意？”王雲道：“慧空比眾不
同，頗有些才情，另有一番義氣。今日，不受財帛，乃是確情。”英娘笑說道：“慧空當年與相公相遇，就是有情的了，而今猶其該
好。”王雲笑道：“還有一詞，念與你們聽。”遂將慧空所作之詞念了一遍。夢雲和英娘笑說道：“一個尼僧，作此情詞，也覺不好看
相。”英娘道：“王相公今去做了潘相公了。”王雲道：“不要胡談。詩詞中若無情景，就不風麗了。”夢雲就接說道：“相公之醜不獨於
此。”英娘道：“還有甚帳麼？”夢雲道：“向在浙時改姓雲的，私通婢女繡翠，這不是醜處麼？上年與慧空結拜，後來我同慧空已會，時
常談吐之間，聽之亦使人有些疑惑。”英娘道：“費力之事，尚且無中生有，何在這是上門生意，就肯不為麼？”王雲道：“汝二人串同著
戲弄下官，”英娘笑著說道：“果然好個官體。”說了大家一齊笑將起來。王雲也笑道：“還有一樁奇事，也對你們說了罷。向日在山寨中
下來，將近宜興，天晚竟無歇店，到一村所去借宿，那家有一女子，問起情由，哪知就是繡翠，其時見了，他說常常想念夫人，慟淚

不堪。未知近來如何了？”英娘又笑道：“如此又便宜了相公續了舊好。”夢雲道：“繡翠這丫頭伶俐，我倒喜他，因而壞在相公手裏，將
他賣了，若在宜興，明日著人去訪他。”說罷，有吳老夫人向王雲道：“老身在府久住，今欲辭賢婿回浙。”王雲答道：“岳母何出此言？
二位大人雖然在舍月餘，終朝薄味，未曾盡禮，哪有就去之理？”吳老夫人答道：“豈有久不思歸的麼？”夢雲道：“母親就款住些時，必
定要撇卻孩兒回去？”吳夫人道：“不是為母的撇你前去，古云‘長安雖好，不是久戀之家’。”正說著，吳斌進來，亦為此事。王雲
道：“二位大人，且消停到明春和暖些去罷。”吳斌道：“久已思歸，怎奈見賢婿事忙，故此停留許久。今少得清閑，明早必要告辭
了。”王雲見去意諄諄，諒留不住，就叫廚上備酒餞行，一面差家人叫船伺候，又停當了下程。到了次日，吳斌夫婦絕早起來。王雲亦
早起，著家人搬運行李上船，並下程禮物俱以挑上坐船，也細述不盡所送之物。吳斌夫婦遂告別起身，夢雲、英娘俱各含淚。夢雲

道：“爹爹同母親途中早晚珍重。”眾人言到別離，不覺俱各潸潸淚下。吳斌夫婦拭乾眼淚，道：“孩
兒不必悲傷，自宜珍重，會期有日。”有吳璧妻子亦走來相別夢雲、英娘，何氏道：“在此取擾姑娘許久，今日拜辭，姑娘自當保
重。”夢雲和英娘答道：“嫂嫂，在舍間褻瀆，禮貌欠恭，望乞海涵。”夢雲又向何氏道：“爹爹、母親早晚全賴嫂嫂照看。”何氏答
道：“公姑奉養，乃愚嫂分內之事，毋勞姑娘掛懷。”更有英娘送別吳老夫人並何氏，觸己情自無親娘的苦，更加十分悲傷，兩下裏依
依不捨，珍重萬千，直送到大門。吳斌夫婦並何氏俱各上轎，王雲親送上船，向吳斌道：“小婿理該相送二位大人到浙纔是，因有西
席，不能脫身，望大人寬宥。”吳斌夫婦回道：“賢婿請回。”當下解纜開船，順風揚帆而去。
　　卻說王雲直待望舟不見方回。再說英娘思想父母，著人到宜興遍訪無跡。夢雲亦附訪繡翠的下落，去人回來道：“繡翠二年前得鬱
症身亡。臨斷氣之時，猶念老爺。”三人俱各感傷，獨是英娘為父母而感，
祇有王雲、夢雲為繡翠而傷感。夢雲向王雲道：“妾身邊兩個丫頭一般伶俐，實是可人，繡珠存心有義，得享近來之福；繡翠淫念一
生，是有近來之夭。一般二人，命各不同。”自此王雲在府起造花園，惟同雙妻二子花朝月夕唱和清平，或訪山水漁樵，或過慧空之
庵，享盡林泉之樂。有楊凌夫婦回去將家事料理已畢，仍回蘇來，傍著王雲，以膳終身。王雲另撥一宅與他二人居住不題。

　　卻說王樞、王棟二人年已十歲，不但文章錦繡，而且無書不曉，王雲見二子聰明，歡喜無限。有胡先生訓誨甚好。不覺到了十三

歲，卻是歲試之年，兄弟二人入場起考，竟自雙雙的做了秀才，父母、先生俱各歡喜的了不得，親親眷眷俱來賀喜，鄉黨之中無人不

羨。兄弟二人才情雖好，就是性格與他父親大不相同，喜動而不喜靜的，常要出外玩耍，而且生事，倚著自己有才，靠了他父親的勢

頭，往往有些大凡小事，人也不來計較，況且先生雖嚴，不過，時來時去。不覺得又是科試之年，王雲因為二子年幼，不叫他們上京

科試。真個是光陰迅速，又過了幾年，王樞、王棟年已十六，兄弟二人生得一般樣豐神如畫，比他父親更加齊整，夢雲、英娘愛如掌

上明珠。他二人腹中偏多錦繡，筆掃龍蛇，出外人人欽敬，在城亦相與了多少朋友，獨是這樣少年公子，無所不有。所少的不過是紅

粉佳人，他偏曉得趙家院內有兩個名妓，年纔十五六歲，生得十分美貌，一個喚作霞仙，一個喚作彩仙，況且才華足備，聲名大振。

王樞、王棟二人幾次要去相訪，奈無由得便。一日，卻值胡先生有病回家，他二人就正中機懷，瞞過父母，竟卻到院中去。王樞向王

棟道：“賢弟，我們不要這般裝束、
祇可青衣小帽而行，一來不動人之眼目，二老看妓者見我們如何光景。”王棟道：“哥哥言之有理。”二人就換了衣巾，也不帶家童，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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悄的步出府來，一徑直到趙家院內。鴇兒看見這兩個白面書生寒酸子，哪裏動意，就淡淡的說了聲“請坐”。他二人就坐下，問鴇兒
道：“老媽媽，久聞貴院中有二位令愛，才貌兼稱，小生等相慕，故此今日過訪。未識媽媽見允否？”鴇兒答道：“二位相公卻來得不湊
巧，兩個女兒纔是金老爺家公子接去陪客了。”王樞問道：“是哪個金老爺家？”鴇兒道：“這金老爺，二位官人就不曉得麼？就是錦衣衛
金老爺。”王樞心中轉道：“原來卻是金洛文。”其時金聖告病在家，其子也是一個不習好的，所以常常到院中來，要梳籠二仙，故此鴇
兒假言二仙金府接去。王樞、王棟聽說二女金家接去，一時情興索然，又問鴇兒道：“約摸令愛幾時回院？”鴇兒答道：“這個哪裏論
得，就來也不可知，不來也不可知。”王樞見鴇兒笑臉全無，茶也不奉一杯，想是見我們寒酸，故無趨奉之態，這等可惡，正所謂鴇兒
愛鈔，竟欲想回去，慮著來此又難，祇得再候一候去。

　　不說二人呆呆坐候，卻說霞、彩二仙這日卻閑在家中，這兩個女子倒是富家兒女，本來揚州人氏。他父親姓朱，是一個有名的鹽

商，為了欽案，故此家財籍沒，妻奴官賣，以此二女被院中用多金買下，做了粉頭。霞仙年纔十六，彩仙年纔十五，他姊妹二人年雖

及笄，誓不接客，怎奈鴇兒終日凌逼打罵，他姊妹二人也無可奈何，所以

祇肯陪客，不肯陪宿。皆因他二人書文精妙，而且貌壓西施，故此文人士子往來的車馬填門，比陪宿的更有錢鈔，以此鴇兒也就罷

了。他姊妹二人雖然落難，心留從良之念。是日正閑，忽聽得外面有人說話，就走到壁縫中來張聽，巧巧聽得這二生來訪，姊妹早已

著意，細看他身上雖然寒素，面上光彩非常，年紀約在十五六歲，何得生來一般面貌，倒像兄弟二人，又見老鴇佯佯不睬，欺他貧寒

的光景。霞仙看了半會，向彩仙道：“妹妹，你看二生豐神綽綽，不知何等人家子弟？腹慧如何？依我看來，不是落魄之輩。”彩仙
道：“據小妹看，此二生必是貴家公子。”霞仙道：“妹妹何以見得？”彩仙道：“他舉止儀容自然之態，雖是青衣小帽，全無酸寒之氣，
祇恐裝此情狀來試我妓家的是實。”霞仙道：“妹妹所論，倒有幾分。若是宦家，多有無才。”彩仙道：“姐姐你管他有才無才怎麼？”霞
仙道：“我心中有個癡想：似我姊妹二人，得侍此二生，亦從我姊妹今生之願。”彩仙道：“你我雖有意，哪裏識得他心？若與他面會一
番，行止可定。就是纔媽媽已回說人家接去了，怎好出去相會？”霞仙道：“這倒不難。”遂喚一丫鬟來道：“你可到前廳去向媽媽說，兩
位姐姐從後門來家了。”丫鬟領命，遂去向鴇兒說了。王樞、王棟聞言歡喜無極，向鴇兒道：“令愛既回，可請來一會。”鴇兒曉得兩妮
子要會二位，亦無法再回，祇得向丫鬟道：“你進去與姐姐說知，適有二位官人要會姐姐哩。”丫鬟進來回復姐姐，姐姐叫丫鬟道：“你
就去請二位相公裏面相見。”兩娘子一時穿了素服而待。丫鬟到了外面說到：“姐姐請二位相公裏面坐哩。”王樞、王棟遂同丫鬟進來，
獨是鴇兒氣直了肚皮。

　　二人來至裏面，見二女素服淡妝，還勝似蕊宮仙子幾分，更加一分留意。二女見他二人進來，降階迎接。王樞、王棟揖道：“小生
等久慕二位小娘子，今日得近芳顏，果然名不虛傳。”霞仙姊妹答禮，道：“承二相公降臨，妾等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”王樞、王棟二
人坐下，霞仙姊妹下坐相陪，遂喚丫鬟捧過茶來，霞仙姊妹遞奉畢，樞、棟二人道：“小生等因慕芳名，特來相訪，不期媽媽見拒，言
二位小娘子不在院中，以失其望。幸得三生有緣，得睹仙姿，渴心頓解。”霞仙答道：“妾乃風塵下質，何幸得蒙君子見愛？”遂問
道：“二位相公尊姓大名？貴庚多少？尊居何處？”王樞道：“小生姓王名樞，這是舍弟王棟，今年俱是十六歲，祖居閶門。”霞仙聽念來
就驚道：“二位相公就是新入泮的秀才，平南侯王大老爺的公子麼？”王樞道：“正是。”霞仙道：“妾等肉眼無珠，不識貴人下降，望恕
無知之罪。”王樞道：“小生們原係小娘子為訪，何罪之有。”丫鬟聽得，即時報與鴇兒．當下丫鬟、鴇兒唬作了一團，慌忙去備了極盛
的酒餚，送與上來。王樞見這鴇兒前倨而後恭，不覺倒好笑起來。霞仙就邀王樞兄弟二人入席，他姊妹相陪，極其殷勤。王樞道：“二
位小娘子芳旬多少？”霞仙答道：“妾年十六，妾妹十五。”王樞又問道：“久聞到二位小娘子博於詩文，可借來一看如何？”霞仙道：“妾
等無師之學，難入貴入之目。”彩仙道：“蒙童之句，必經老師斧正。待妾取來與二位公子涂抹。”遂起身進房取出來，送在王樞面前。
兄弟二人見是一本詩稿，上面寫著《霞彩集》，揭開細玩詩情，頗有士人之風，二人不勝敬服，單道《詠秋海棠》一律云：

　　最愛秋花柳，蒼苔睡海棠。

　　西風吹綠案，斜月照紅妝。

　　傍石嬌無力，臨窗媚有光。

　　曾為黃菊友，寂寂訴柔腸。

　　王樞看罷道：“不想青樓女子有此妙才，豈不是明珠暗投？”霞仙聞言就垂下淚來，道：“公子之言動妾們肺腑，妾姊妹二人因遭
難，身落風塵，也是出於無奈，倘若公子不棄煙花賤質，願為婢妾。但妾等雖在門戶，尚未辱身，不識公子肯憐納否？”王樞道：“承
小娘子見愛，小生們豈不樂從。奈有嚴親在堂，不敢自專，少待成名之後，再為小娘子贖身。”霞仙道：“公子言出如山，妾等當閉門
杜客，守身以待。倘若公子日後青衫換紫，棄妾等是煙花，此情也未必不有。”王樞道：“君子一言，當垂千古，豈有改易之理。再若
小娘子不能相信，可取過筆硯來，待小生題記於小娘子是集之後為執，如何？”彩仙就捧過筆硯，王樞援筆遂題於《霞彩集》之後云：
　　昔年曾有蕙蘭篇，今日猶聯霞彩箋。

　　霞彩可留樞棟取，二賢安肯負雙仙。

　　王樞寫畢，向王棟道：“賢弟如何？”王棟笑道：“長兄言盡於此，弟又何必再言。”王樞遂將詩遞與霞仙，霞、彩姊妹觀詩，歡謝不
已。

　　正喚丫頭取酒，外面一個丫頭跑進來說道：“姐姐，金大爺來了。”霞仙道：“厭物又來做甚麼？”王樞問道：“哪一個金大爺？”霞仙
道：“就是錦衣衛金老爺的兒子。”王樞道：“原來是金洛文之子！小生從未與他會過，千萬不可說是我們，祇說我們是武林人氏，姓
吳，在此玩耍的。”一邊說猶未了，祇見金生闖將進來，亂嚷道：“二位姐姐好人耶，躲在裏邊喫酒！這是哪裏來的客人？”二仙祇得起
身，道：“金大爺請坐。”王樞、王棟齊聲道：“請坐了。”金生不問情由，恭然就坐下，王樞、王棟生厭，霞仙沒法，祇得添了盅筷，過
來奉酒。這金生就像幾百年不曾見酒的一般，一氣喫了六七杯，王樞兄弟肚裏暗笑不已，金生方纔落盞，相著王樞兄弟轉道：“怎麼生
得這樣齊整？好似弟兄二人。”肚裏倒不怪己貌不揚，反怪他人齊整。遂問王樞道：“二兄尊姓大名？貴處是那裏？”王樞假言道：“小弟
賤姓吳，這是舍弟，敝處是武林，到貴府來買些貨物。聞得霞、彩二仙芳名，故到此來相訪。”金生聞得他二人是做買賣的，自己一時
就大起來了。王樞也故意問他道：“兄尊姓？”金生道：“小弟姓金，錦衣衛便是家父。”王樞道：“原來是一位貴公子，失敬了。”金生笑
道：“豈敢。”霞仙明知金生一竅不通，故意向金生道：“二位吳相公已行過令了，如今奉金大爺行令。”金生自己不會行令，倒發揮霞仙
道：“這妮子不識時務，令是坐首席行的。我金大爺坐的第三席，行甚麼令？若不看媽媽分上，一頓臭罵纔是。”王樞、王棟見光景不
好，忿忿的，意思明明怪我們不讓首坐與他，王樞道：“金兄不要這樣沒意思，不過大家飲酒取樂，何必如此？”金生就怒罵道：“這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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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生！哪個是你金兄？好大來歷！”王樞、王棟一齊罵道：“放你父親的狗屁！你家老子不過做一奴才兵頭官，你這個小畜生在此放
肆！不看世界面上，一頓拳頭孝順你！”金生聞罵，就將桌子掀翻，大罵起來。鴇兒聽得，慌忙進來同霞、彩二女解勸，陪小心，金生
更加罵得狠些，王樞、王棟哪裏受得這個氣，二人幸有些力量，就動手將金生摜倒，打了個落花流水，衣帽俱扯得粉碎。鴇兒上前扯

開時，金生已打得不成模樣了。金生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正鬧之間，金家家人在外聽得，忙趕進來，見主人被人打壞，他們也沒主意
了。金生看見家人便罵道：“你們這班奴才，總躲在那裏？我大爺被人打壞了，與我扯這兩個狗頭去見縣尊，少不得也受我些累
兒。”家人不由分說，扯著王樞兄弟二人便走。
　　王樞見人眾，不與爭扯，一同到縣再講。金生指著霞、彩二女，道：“你這兩個賤人，藏著你野孤老奴才打我，少不得也死在我手
裏！”氣哺哺的上了轎。抬到縣裏來，正值縣官坐午堂，家人跪上去稟知縣令，言金公子被人打壞。當下縣令就叫拿打人兇手上來，快
手扭王樞兄弟二人上堂，端立不跪，縣令喝道：“你二人就是打金公子的麼？”王樞道：“是。”縣令喝道：“你二人犯法，到朝廷法堂之
上，挺立不跪，如此大膽麼？”王棟道：“生員們不做非禮之事，身未犯法，如何肯跪？”縣令冷笑道：“你二人不過是生員，怎麼這等放
肆！你是哪一縣的生員？”王棟道：“是本縣的生員。”縣令道：“方纔金府家人稟說是武林吳姓，忽然又是本縣生員，且問你二人姓甚
麼？叫甚名字？”王樞道：“生員是王樞、王棟。”縣令聞言驚道：“原來是二位公子，久慕大名，未曾識荊，多有得罪。”忙下公座，即
刻喚金府家人，道：“將你大爺抬回府去，明日自有公斷。”眾家人將金生抬回府去，金聖曉得，又臭罵了一頓，金生受過這個小累，
後來不敢胡行。

　　縣令請了樞、棟兄弟進私衙待茶，細問原由，王樞將始末細呈了一遍。縣令道：“打得好。然而兩位公子正在青年，
祇該憤志功名，在青樓行走的一節亦要自戒。倘若尊翁老大人知道：亦要責備。”王樞道：“承老父師教誨，門生輩豈有不知。因聞二
女才名，故去相訪，不期有此異事。家君聞知，未免責罰。但二女在院，日後恐遭金氏之毒，萬望老父師在都臺處請一告示，懸於院

門，不致匪棍搔擾。”縣令道：“領教。”
　　正在內堂說話，早有人報與王雲，王雲即著家人來縣前打探，訪知二位公子在私衙，不致受累，忙進去請了二位公子回來，縣令

親送出堂。王樞兄弟回來，王雲大怒，又見己兒如此一個打扮，不覺心上更氣，罵道：“你這兩個不肖畜生，幼年擅入青樓，生端惹
禍，幸而打了金聖之子，倘若打了別個鄉紳的兒子，祇怕未必就肯干休。我為父的未常做下壞事，就生你這兩個畜生。快快與我跪

下！”王樞、王棟不敢強，祇得跪下，王雲命取大板過來。夢雲、英娘知得此事，忙到廳前向王雲道：“相公且息怒，卻是兩個畜生不
是，少年子弟可該去遊串花街？望相公看妾等之面，饒他初犯罷。”王雲怒道：“這等不肖畜主，甚麼初犯不初犯！”罵家人：“快取大板
來！”夢雲又道：“妾姊妹二人就這兩個孩兒，相公可恕過他們罷。”王雲哪裏肯聽。有家人忙到隔壁，請了楊凌夫婦，二人忙來勸
道：“賢契，令郎青年惹事，遊串青樓，理宜該責，奈此二子也是聰明的，自經警告，他就改過了。賢契可看我老夫妻的薄面，恕他初
犯罷。”王雲怒猶未息，半晌道：“承二位大人說情，且饒他這兩個畜生。如再犯，決不輕恕！”王樞、王棟起來，謝過楊凌夫婦並父母
寬恕之恩。夢雲道：“為父母的愛兒如珍，可該做此非禮之事？”王樞、王棟二人道：“孩兒們自今改過了。”王雲道：“夫人，這兩個畜
生本性如此，哪裏約束的許多。我想明秋科試之期，今歲先著他到江都錢年兄府中讀書，待我修書一封，託他管束，二位夫人意下如

何？”夢雲、英娘道：“聽隨相公主意。明春也要北上，可著兩個家人同去纔好。”王雲道：“府中並無老誠管家，就是王三忠厚，去年夫
婦皆去。不然就著錦芳同去也罷。”主意已定，王雲晚間修好了書，次日就整備行裝，打發王樞、王棟上船。二人拜別過楊凌夫婦，又
來拜辭三位父母，夢雲、英娘一時割捨不下，垂淚吩咐道：“兩個孩兒途中小心。切莫又去走花街柳陌，父母記念。此去錢年伯府中用
心攻書，明歲秋闈有望，方不負父母之訓。”又向錦芳道：“你可早晚用心服侍二位公子，不可引誘為非。”錦芳道：“小人曉得，不必二
位夫人掛意。”王雲將書交付王樞，又囑咐了一番。王樞、王棟領命，含淚而別，遂登舟望江都而進。正是：
　　此去又投雙鳳闕，珠簾繡幔待春風。

　　瑤池謫降無虛話，自是天仙巧合逢。

　　王樞、王棟一路在舟中納悶，王樞偶想一計，向王棟道：“賢弟，我們去此有一樁不合宜的事。”王棟道：“此乃父命，不合宜又何
為？”王樞道：“非為去不合宜，我想到了江都，竟投錢府，錢年伯看了父親的來書，自然拘束我們在府。聞得江都也是個繁華之地，
怎得出來遊玩？莫若到江都，或寓僧房旅店，到各處遊玩他十日半月，再投錢年伯去。”王棟道：“好是好，恐其爹爹知道：又要責
罰。”王樞道：“賢弟，為人要知權變。人生於天地之間，一概畏首畏尾，豈能成其大事？”錦芳在旁道：“二位公子不可造次。前日老
爺、夫人這樣叮囑，命小人勸解。二位公子到江都又不投錢爺府中，又寓別所去遊玩，日後若是老爺知道：不但責罰小人，就是二位

公子也有些不便。論理小人不該阻當二位公子之興，因老爺吩咐過，不得不進言相勸。”王樞道：“錦芳，汝言雖善，但老爺訓子不得
不嚴。似我兄弟二人，才情雖不及古人，我觀今天下才貌及我兄弟二人者，亦覺不多幾人。人非草木，趁著這少年時候，不去遊玩遊

玩。到白髮生頭，豈不被這花月取笑麼？任老爺百般拘束，也要偷閑遊玩。今來江都名勝之處，倒藏躲在家，斷斷不能。”錦芳聞言，
笑將起來，道：“公子，祇好少玩幾日，不可久滯。”王樞道：“這個自然，豈有久蕩之理。”不覺次日，舟到江都，主僕三人上岸來，打
發了來船。王樞道：“聞得瓊花觀中可以借寓，竟到那裏去便了。”錦芳叫人挑了行囊，竟到瓊花觀來。王樞進去與觀主借寓，觀主當
下應承，就打掃了房屋，留他主僕三人住下遊玩不題。

　　卻說錢祿江都任滿之後，就告病在家，見江都繁華有趣，竟買了房屋，住在江都，所生二女，長女名喚雪鳳，次女名喚花鸞。繡

珠見二女生得一貌如花，賽過班姬，又見當初夢雲小姐之才，故與二女從幼就請師教訓。二女本來仙胎夙慧，一交十二三歲上，就是

無書不曉，若是兩個男子，必定鰲頭有分。他姊妹二人在閨中，不過尋章摘句，惟有詩文而已。錢祿正夫人已經病故，亦不再娶，就

將繡珠扶正，後來繡珠又生了一個兒子，年纔五歲，錢祿見二女長成，要與他二人擇婿，繡珠就言及王雲之子，錢祿也常有書到王

府，王雲意中未知錢祿的二女近日好歹，所以也不曾應承，但雲小兒功名成後自當遵教，因此兩下蹉跎。而今雪鳳、花鸞年交十五，

就有許多歎月憐花的情景，這也是才女的常情。繡珠每每竊見，暗笑道：“二女的光景，即小姐昔日的情腸。”向錢祿道其意，也無可
解釋。竟欲造一別室，與二女消遣，府中並無餘地，四處尋訪，離府一里之地，有空房一所，倒也廣闊，錢祿就買下起造花園，書室

名曰“脫凡居”，裝修奇巧，幻立幽深。雪鳳、花鸞常玩於此，或是連朝不返，或是月餘不住。一個江都城中，那個不知二女的才名？
就有許多縉紳來求親，錢祿一概將有婿之言辭卻。

　　且說王樞、王棟寓在觀中，錦芳守寓，他兄弟二人終日出去遊玩，總然名勝之所，青樓之內，無有不到。一日，二人到街坊行

走，見商賈中人山人海，又覺厭煩起來。又望僻靜處步去，祇見一帶高牆中間，一座門樓壯然可觀，周圍綠陰繚繞，兩扇門又半開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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掩，這門上有一幅對聯，道：

　　掃苑迎花鳥，開書見古人。

　　王樞向王棟道：“這個光景像是人家的花園，我們進去一玩，何如？”王樞、王棟二人竟步進園來。一個小小院落，又去到裏邊，
祇見一個大月洞上有三個字，乃是“脫凡居”三字。王棟道：“好口氣！”又進去，輕個彎是三間書室，倒也精潔可愛，中間掛著一幅古
畫，兩旁貼著一對聯道：

　　座迎花露千秋秀色同佳調

　　簾卷春風萬卉嬌容拱麗文

　　王樞、王棟想道：“此園必是鄉宦之家，為何人影全無，空落落的？”室中並無多物，
祇有花梨几一張，斑竹椅子六隻。二人步下階來，一望總是花木茂林，喬松修竹，林中有一閣，下面是粉壁玲瓏，上面俱是紅漆的紗

窗，二人又步到閣中，壁上俱是詩畫，有古有時，內有一幅錦箋，楷書可愛。二人上前看時，卻是兩首絕句，題的是《花情》《鳥

意》。二人細細的讀那《花情》云：

　　香魂一點吐芳情，百媚臨風宛有聲。

　　綽約偏多傾國態，幾朝嬌艷各相爭。

　　《鳥意》云：

　　春風嚦嚦似笙歌，巧踏花枝意若何。

　　舞向綠窗如訴語，共君談笑不嫌多。

　　王樞道：“好佳麗文詞，真個秀色可餐，一定是香閨之句。”王棟道：“觀此二詩，實出於女子之口，清雅可愛，不知是哪家的女子
有此妙才？”二人疑疑猜猜，又步上閣去，見上有一匾，是“叢香閣”三字，推開紗窗，祇見一帶畫樓相對，去閣不遠，已被修竹遮著，
故看不見，

祇聽得對樓中有女子之聲，似新鶯嚦嚦，少時也推開窗來，站立著兩個女子，也是一般面貌，王樞、王棟一見，竟也魂消。但看那女

子，生得卻是一對瑤池仙子，正是：

　　杏臉光含玉，春山眉黛清。

　　纖纖花退色，昃昃月羞明。

　　綠鬢雲堆翠，紅衣彩蔆生。

　　秋波留淑意，隔苑珮環聲。

　　王樞、王棟見二女嬌不勝衣，容光飛舞，不啻天姿國色，誰家生此尤物，適間所玩之詩，必是此二女所作無疑，兄弟二人竟看呆

了。誰知對樓的兩個女子就是雪鳳、花鸞，正在園中玩賞。這園門本來是閉的，卻是這管園的小童出去和人耍錢，忘記關好，所以他

弟兄二人得能進去。

　　卻說二女正與眾侍婢在樓中推窗觀望，祇見那叢香閣上有兩個年少書生面貌相同，呆呆的望著對樓二女，倒是一驚，見書生生

得：

　　皎皎龐兒瀟灑，宛然玉樹臨風。

　　滿面才華秀色，一般齒白脣紅。

　　這雪鳳、花鸞觀之不捨，將窗兒半掩著偷看二生。雪鳳道：“這兩個少年不知是何方人士、大膽闖入園中，擅登此閣？”花鸞
道：“一定是園門失閉，纔得進來。他兩人又是一般面貌，必然是弟兄二人。”眾侍婢見兩個小姐在那裏自言自語，走將來看，見對樓
上有二生倚望，就嚷將起來，道：“是哪裏來的男子，敢大膽到這閣上來？我們去罵他。”雪鳳止道：“汝等不要造次，下去好好叫他
去，恐怕老爺到園中來，見了不雅。”眾丫鬟領命下樓。王樞、王棟見二女顧盼留情，掩窗偷看，二人就意軟筋酥，不能行動。正在幻
想之際，祇見幾個丫頭跑至閣下道：“你們兩個是甚麼人？大膽闖進來，也不問問這是甚麼所在？快些與我走出去！若是老爺來此，了
不得哩！”二人見丫鬟搶白來趕，諒是鄉宦人家，闖將進來是自己無禮，遂走下閣來向丫鬟道：“小生們不是貴處人，適從寶園經過，
見園門大開，花卉可觀，故此到來一步，不期驚動了姐姐們。”丫鬟道：“不要姐姐不姐姐，快些走出去。”王樞、王棟欲要問個姓名，
怎奈丫鬟狠惡，祇得垂頭喪氣的走出園來。眾丫鬟們乒乓將園門閉上，回樓去向雪鳳道：“小姐，你道是兩個甚麼人？”雪鳳道：“癡丫
頭，我哪裏曉得他是甚麼人。”丫鬟道：“是兩個少年書生，不是這裏人，且是又標致，不若是二位小姐哩，真真一般面貌，好像弟兄
兩個。他下閣來還要問長問短的，被我們趕出去了。”二女聞言，意為不然，垂思無語，可恨丫頭們逼他出去，悵恨不已，遂就回府。
祇因這一見，又有分教：閨閣增愁緒，窗前怨落花。正是：

　　相思相見不相識，意在多情無語時。

　　遍倚欄杆空悵恨，終朝吟出斷腸詩。

　　不知王樞、王棟出園，怎生到錢府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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